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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40年，思想解放、艺术民主，打开

国门看世界，回望传统增自信，给中国诗坛注入了

空前的活力。处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激

流中，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中国诗歌空前的

丰富多样，在这个多样纷繁而杂芜的舞台上，认真

梳理，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流向，扮演着三种主要的

文化角色。

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

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40年的影响深远的现代主

义诗歌潮流。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20世纪70年

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

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受到现代文学思潮，“表

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在艾

青、牛汉、蔡其矫、穆旦、绿原等重返诗坛写作的同

时，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写

自我、写性爱、写意识流等等，给诗坛以冲击力，他

们最早以自印的诗刊《今天》发表作品，北岛、舒

婷、顾城、杨炼、芒克等围绕在刊物周围。同时，

《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

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本刊物发表了参加这次活

动的17个诗人的作品，造成空前轰动。参加青春

诗会的部分诗人正在努力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

法，这些人加入“青春诗会”，表明现代主义得到主

流诗坛的某种认可，同时也引起了传统理论家的

强烈批评，同年，《诗刊》８月号发表《令人气闷的

朦胧》，从此，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

为“朦胧诗”。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

中国传统读者的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除

了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

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也产生了读者

疏离诗歌的效应。

然而，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中国诗坛的影响，也

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

1986年10月21日到24日《深圳青年报》和《诗歌

报》联合举办“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大展”，

发表了13万字，64个诗歌流派的100多个诗人的

作品，许多流派有着奇怪的名字：三脚猫、特种兵、

四方盒子、非非主义、他们、撒娇派……浮躁和喧哗

让人忘记了诗歌而记住这是一个事件。从朦胧诗

变成了广场狂欢，于是，一部分写作者重新调整了

他们的策略，到上世纪末，一些现代诗写作者提出

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口号，在理论姿态上明确向西

方主流文学靠拢，强调其文学资源更多是外部世界

性的资源，寻求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认同。正是这

种理论上的强调，激起了中国诗坛本土意识的抬

头。作为创作理念上的对立面，“民间写作”成为上

世纪90年代末青年诗坛最新旗号，1999年4月在

北京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

设研讨会”发生了“民间写作”的诗人们对“知识分

子写作”的抨击和争论，从此，作为新诗潮主力的现

代主义诗歌流派，不再独占先锋诗歌的潮头，对这

股潮流的批评由来自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了更

多来自诗坛内部的不同流派。

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

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在近40年

经过多次流变，成为中国诗坛上主要的新写实主义

诗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诗坛从专制和虚假

中解放出来，其中，一批曾受到批判的老诗人，如艾

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

邵燕祥、昌耀等，从底层回到文坛主流，同时，在文

化大革命中，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工

厂、军队等底层中的诗歌爱好者，也涌现了一批优

秀的青年诗人，这些来自底层的两部分诗人，在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专制、表现底

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的诗篇，如

李发模《呼声》、公刘《沉思》、舒婷《祖国啊，我亲爱

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流沙河《故园六

咏》、傅天琳《汗水》等。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的追

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

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底层，

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而与现代主义并立潮流。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向下的关注

底层的诗歌发生一些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

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而且大量作品在民间社团

自己印刷的“民间刊物”上发表，形成“民间写作”潮

流，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

为诗歌语言，关注底层，为弱势群体呐喊，同时强调

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他们虽多抱以“先锋诗”姿

态，但其关注当下现实、表现底层人生的草根精神，

仍然与朦胧诗、后朦胧诗及知识份子写作这个姿态

向外的潮流有极大的差异——“民间写作”不拒绝

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在诗歌的元素和资源

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如伊沙、于坚、尚仲敏等的作

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在这一时期，许多

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也就是旗帜很“先锋”，手

法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在内容和精神层面上关注

当下、表现底层、诗歌口语化。进入21世纪后，网

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的普及，全国各地出现

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

中的青年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田禾，写新城

市底层的卢卫平、郑小琼等。向下的民间写作潮流

中，也出现了着力表现性意识的“下半身”写作，表

现丑陋的“垃圾派”写作，这种极端的写作成为媒体

关注的焦点，对诗坛产生了负面遮蔽效应。进入新

世纪，虽然诗人各自风格迥异，但成熟并风格鲜明

的诗人正引领诗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大量关注人类

共同命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连续在高寒之地写下

心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解构、

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口语的诗性表

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

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

其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

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

的传统，也是中国诗坛没有缺席的角色。中国有两

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唐诗宋词在

艺术上所达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最多

的喜爱者。尽管这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

天难以有新的超越，这种传统诗歌在当下中国仍有

大量的习作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坚守者。在新诗

写作者中，也有很多坚守五四传统，坚守革命文学

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人。这些写作者创作

上坚守姿态令人敬重，央视的“诗词大会”撑了传统

的气场，自媒体和手机又为传统写作者提供了发表

的可能，让坚守者们有了文化自信。

综上所述，40年来中国诗坛有三种主要的角

色，也有三种主要的姿态：向外的、向下的和坚守

的。这三种角色所取的三种姿态，形成中国诗坛的

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响，使中国诗坛健康发

展，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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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的诗歌史证明，社会天平和诗歌内在性之

间并不是孤立的。社会性和内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纠正成为每个

时代诗歌发展的内在性动力和平衡机制。

在新的时代节点上，诗人和诗歌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回应

者，因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发现、命名和创设——而这正是“新时

代”之“新”对诗歌提出的恒定要求。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诗坛有三种主要的

角色，也有三种主要的姿态：向外的、向下的

和坚守的。这三种角色所取的三种姿态，形成

中国诗坛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响，

使中国诗坛健康发展，生态平衡。

不断重临的起点不断重临的起点
□□霍俊明霍俊明

三种姿态的角力与平衡三种姿态的角力与平衡
————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诗坛生态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诗坛生态 □□叶延滨叶延滨

回首四十年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我们对诗歌的考察不只

是对其内在的语言史和修辞史生成过程的内在

逻辑的揭示，也是对诗人精神生活、思想能力以

及诗歌与社会互动的动态结构予以综合考察

的。也就是说语言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野是

我们面对这40年诗歌所离不开的。

四十年来的诗歌可以用风起云涌和大起大

落来形容。

从1978年冬，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所

掀起的新诗潮开始——而这正是国家改革开放

的文化层面的对应，“朦胧诗”的热潮以及围绕着

“三个崛起”的相关争论都代表了一个诗歌民主

时代的到来。诗歌重新回到了个体、回到了生

命、回到了人性，这也是真正诗歌精神的回归。

此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热浪

以及轰轰烈烈的校园诗歌运动在1986年的现代

诗群大展中达到了高峰。而诗歌的运动化也使

得诗人的浮躁心理全面爆发，这导致的结果是运

动大旗倒掉后的烟消云散。运动大于诗歌，这是

历史的教训。

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尤其是市

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对诗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

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重新做一个诗人成了最为严

峻的现实问题和写作难题。而新世纪以来，诗歌

从当年的运动向活动转化，诗人的美学分野也几

乎是前所未有的，“众树歌唱”、“众声喧哗”的诗

歌分众化的时代开始了。

新世纪以来，诗歌媒介超常速度的发展和革

新使得诗歌生态近乎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巨变，

诗歌的形态、生产、传播、接受和影响无论是在渠

道还是在广度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诗歌的日

常化时代正在到来，而这正是诗歌碎片化时代的

到来。与此同时，形成的巨大挑战是碎片化时代

的个人写作还有意义吗？如何在一个碎片化的

个体时代重新找回具有总体性和方向感的诗人？

40年的诗歌史证明了，诗歌不单是个人生

活的显影，诗歌还是时代屋顶上伸出的针尖，在

第一时刻感受到幽微的社会变化以及群体剧烈

的颤动，“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

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

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从社会学的

层面以及诗歌整体性的发生机制来说，时代构成

了一个显豁或潜在的要求。天平倾向于哪一边，

孰轻孰重，谁予以校正和拨动，都是历史法则的，

都是有其规范和调控的。而从长远的整体性来

看，一个时代也许只是一瞬，但这一瞬却与每个

人乃至群体、阶层和民族发生密切而复杂的关

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

己的时代。”（吉奥乔·阿甘本）

四十年来，我们总是带着疑问面对我们的汉

语诗歌。

北岛当年的“回答”代表了启蒙话语、英雄

主义和精英知识分子的登场，那时的诗歌无论

是在个人空间还是在广场、公园、礼堂、校园和

工厂等公共空间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效，那

时的朦胧诗人成了社会回音壁中最响亮也是

最持久的声音。那时的诗歌受到的社会关注度

是前所未有的，诗歌的大众化、公共性发挥到了

极致。这样的诗歌社会化的高峰期总是使得后

来的读者、诗人和批评家们心向往之，而对今天

诗歌的个人化、小众化、私密化和卧室化心存

不满，对今天诗歌越来越失去了社会功能和轰

动效应而满怀疑惑。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诗

歌的历史和当代、个人与社会、大众和小众等问

题呢？

40年的诗歌历史证明，社会天平在很多重

大社会转型期对诗歌提出了诸多现实的要求，而

诗歌也做出了程度不同的回应。但是有一个基

点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这就是诗歌的内在规律

和本体性法则。无论诗歌回到个人还是面对社

会，最终都是要回到诗歌和语言的内部来完成，

反之，如果只是高分贝地呐喊或近乎呻吟的自语

都只能是违背了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良知、语言道

德和诗性正义。回头看看，70年代末期和80年

代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引起公众的急切关注，之

所以诗人能够成为振臂一呼的英雄，也有很多

不正常的成分在发挥作用。我们曾经有过一段

诗歌和人性的冰冻期，而当1978年的社会大潮

发生了转向的时候，被压抑太久的人性的呼声

和启蒙的呐喊声才真正得到了近乎火山喷发般

的释放。那时的诗歌运动和民刊运动以及民主

化热潮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那一时

期的文学阅读、诗歌写作和文学活动的热潮是

人们重新找回自我、找回生命、找回人性、找回

文学的社会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仍是以社会运

动的方式来实现的。90年代以来，诗歌逐渐回

到正轨，诗歌和诗人都安静下来的时候，“诗人

远离了时代”、“诗歌远离了读者”的不满之声就

接踵而至。实际上，诗歌是真正的带有小众特

质的独特文体，它们回应社会和时代的方式也是

极其个人化和特殊化的。诗歌不同于小说和纪

实文学，诗歌往往是向内的，尽管也曾有过朗诵

诗和广场诗的热潮，但是那更多是一种政治文化

行为。

重说历史正是为了面对当下乃至未来。

对于新时代整体情势下的当代诗人而言，最

大的挑战必然是时间所带来的“未完成性”以及

具备新质的时代经验。这不只是与个体时间、命

运遭际、现实场域和历史法则有关，也与当代汉

语诗歌写作的当代性与变动性有关。从动态景

观来看，一个个阶段构成了新旧交替。与新时代

相应，必然发生一系列连锁的先导性反应，比如

新文化、新思想、新青年、新经验等等。这些中心

地位或边缘区域的新质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

驱动力。与此相应，时代的新变，新现实、新思

潮、新动向、新生活、新题材、新主题，都对诗歌提

出了必然性要求。既然每个人都处于现实和社

会之中，既然新的甚至日新月异的景观对写作者

提供了可能——甚至这一过程将是文学史历史

化进程的一部分，那么，写作者就有责任有必要

对比予以承担。

我们还必须从“传统”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

新时期、新时代与诗歌的内在关联。从精神世界

的维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文化和文学形成

了一种穿越时间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

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

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和诗学传统。而新世纪、

新时代、新世代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精神传统也

许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由此来看，评价一个诗人

的个人才能必须放在历史装置和传统谱系中予

以确认。也就是说，诗人的写作和时代评价都必

须具有历史意识，具有对一个时代风景的整体性

关注和扫描。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诗歌的常识和

文学史内部的构造机制——诗性正义。正如严

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

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就是诗歌的内在性规定，

任何流派、主义、思潮、运动、群体、社团的发展以

及生息起落又无不遵从文学史的规律。任何新

经验的挑战和时代的紧迫性命题都不能忽视诗

歌的自律性以及内在生成的规律。任何一个时

代都有特殊的诗歌发生学机制，而在不断强化诗

人现实话语和当代经验的吁求中，在诗人与空间

和公共世界的互动上，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

变为历史经验，如何通过赋形和变形把个体的真

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成为了诗

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命题。

无论是从个人精神生活还是从时代整体性

的公共现实而言，诗人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

者和自言自语者。无论是个人之诗和日常之诗，

还是回应整体性历史命题和时代要求的大诗甚

至现代史诗，都必须在文学自律性内部进行和最

终完成。具体到个体，其面对“新时代”的感受是

有区别的，这进而体现在诗歌写作的差异性面貌

上。山峰之所以成为山峰，是因为其周边有洼

地、沼泽、河沟、土坡、平原。这些地貌对应的也

正是文学景观。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大诗人，其千

古卓绝的独特个性和文本样貌是任何其他人所

不能替代的。

改革开放40年的诗歌史证明，社会天平和

诗歌内在性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任何单向度意

义上的“整体写作”和“个人写作”都是存在问题

的，而且往往是彼此交叉、叠合和相互发现、互动

的动态结构。社会性和内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纠

缠成为每个时代诗歌发展的内在性动力和平衡

机制。尤其是在新的时代节点上，诗人和诗歌从

来都是最重要的回应者，因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发

现、命名和创设——而这正是新时代之“新”对诗

歌提出的恒定要求。与此同时，诗歌内在性又呈

现了每一个写作者的差异性的心理结构和文本

精神。四十年的诗歌史也证明在每一个时代，

“反映时代”都不是一句空话。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

的主旨演讲中说：“1978年，在邓小平先生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

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

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

史诗。”确实，改革开放40年本身就是一首诗，而且是一首大诗、一首

史诗。而诗歌界也一直以自己火热的激情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

践，为之抒情、为之讴歌。改革开放40年，无论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

激荡之中，还是在探索奋斗的艰难征程中，乃至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变

化与审美变革中，诗歌界都有所反映、有所描述、有所指向、有所创造。

诗歌一直肩负着解放思想、启蒙观念、变革社会、倡扬新的美学原

则和生活方式的重任，而这一重任，可以说和百年新诗的使命是一脉

相承的。改革开放之初，新诗接续了五四传统，充当着思想解放和文

学革命的先锋，开拓新的感受方式和美学追求。在每一重大历史时

刻，诗歌都站到了时代的前列。

上世纪70年代末，一种新的诗歌思潮出现，呼唤改革开放，呼吁

新思想新观念的诞生，强调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

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成为一种新的诗歌

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这种诗歌新思潮在思想观念上受西方启蒙主

义包括民族主义影响，在艺术上主要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可以说是

向外开放学习的产物。启蒙主义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大写的

“人”，强调人的自由与权利；现代主义却由于源于西方一战、二战后的

绝望虚无情绪，观念上批判颠覆宏大意识形态，逐步走向激进解构思

潮，最终走向虚无主义。由于错位，主要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的

新诗潮诗歌，一度引起争议，并因此产生多方面影响。

随后是文学寻根时期，也是向内寻找传统的阶段，作为对第一个

阶段的纠偏，更在“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国崛起的潮流中日趋

加速。1949年前后形成的政治抒情主义诗歌本来就比较强调本土民

歌资源，早期新诗潮中的朦胧诗和后来的第三代诗人中也有部分诗人

开始自觉地将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文学自觉和

诗歌自觉的时期，民族本土性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寻根思潮持续性

很强，重读唐诗、重读宋词的热潮至今不减，“中国诗词大会”、“朗读

者”等节目使国人重拾诗心，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其意义还

有待进一步挖掘梳理。

第三个阶段出现在21世纪初，我称之为诗歌的“草根性”的时期，

这是向下挖掘的阶段，也是接地气和将诗歌基础夯实将视野开阔的阶

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互联网及自媒体的出现和迅速普及，中

国的崛起、全球化的加速，促进中西文化与诗歌大交流大融合，激发创

造力。这源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及教育普及，再加上网络正好提供了

一个新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对诗歌传播推波

助澜，形成新的创作机制、传播机制、评判机制、选择机制，进入一个相

对大众化、社会化也是民主化的诗歌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

底层草根诗人的崛起，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另一个标志是地方性诗歌

的兴盛，地方共同体意识的强化；还有一个就是女性诗歌的繁荣，对男

性主导诗歌秩序构成挑战。这些逐渐呈现出“诗歌热”迹象，并为新的

诗歌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但最重要的是，当代诗歌在经历向外、向内、向下的发展之后，需要一个向上超越的阶

段，也就是一个新时代。这既是历史的新时代，一个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时代，也将是诗

歌的新时代。在这个阶段，有可能确立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

世界。这个新时代的诗歌可能有这么一些特征：

一、这是一个强调主体性建构的时代。人民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

创作者个人将之最终融为一体，加以肯定、强化和不断超越，提炼核心价值，成为强大的具

有普世性的精神力量；这个时代不同于80年代以来的解构主义，而是一个建构主义的诗

歌时代。这个新时代，将由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贬低与自我丑化的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

走向一种自我肯定、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的建构主义，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这一历史性的转折，正是时代最具诗意之处。

二、这是一个新意象新形象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时代。山河之美与自然之魅，日常生

活之美与人文实践、社会和谐，都将给诗人带来新的灵感和冲击力，激起诗性的书写愿

望；而复兴征程、模范英雄、高速高铁、青山绿水、绿色发展、平等正义、民生保障、精准

扶贫、安居乐业都可以成为抒写对象，成为诗歌典型，都可以既有时代典范性，又具有

艺术价值。

三、这将是一个新的美学开疆拓土的时代。伴随全球化、“一带一路”、海洋世纪、航

天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加快人类前进的步伐，放大人们的想象力，激发新的理

想信念和创造力，进而催生出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带来新的美学观念和美学形式，

催化出一种既葆有中国特色传统根底又具有全球开阔视野和胸怀的新的美学思想和文

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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